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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竟涵 孟德才

天高云阔，白鹭翩跹，连片稻谷即将黄熟。站在
皖南圩田边，入目秋色令人沉醉。

这块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圩田叫大公圩，圩
田面积 30多万亩，有“江南首圩”之称。而如果有一
部高空摄像机，能跨越时空记录大公圩的变迁，那么
影像之初，将是三国时期的修圩，也就是围湖造田。
一千多年后，整块圩田被分成小块，“包产到户”的农
民在其间垒起田埂。又过了几十年，田埂被推平，小
田连成大田，大型农机往返耕种。

湖与田，分与合，土地的变化折射出生产力发展
的需求。对马鞍山来说，这种变化更回应着当代的
发展之问——因钢设市、因钢立市，工业企业多，全
市城镇化率达72.4%，未来谁来种地？地处长江丘陵
地带，水网河道密布、地形地貌多样，但也造成耕地
细碎，平均地块面积仅有 1.3 亩，怎样种地才有效
益？在水产养殖等产业发展较好的同时，如何更好
贯彻落实“多种粮、种好粮”指示精神？

种种问题，归根结底离不开“田”。近年来，从
“小田变大田”的探索实践，到“农田四变”的系统创
新，一场围绕“田”的改革在马鞍山落地、生根、发
芽。记录下改革现场的一些人、一些事，更有利于我
们看清其中的脉络。

从800多块到43块

“农田四变”，指的是小田变大田、闲田变忙田、
差田变良田、蟹田变稻田。而置身其中的人们，最初
并没有这样清晰的方向，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就拿一件事来说。2019年3月，安徽省盛农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从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流转土地
7200亩。同一件事，记者却听到了三个版本的讲述。

“先看过两三个乡镇，才来的塘南。”2018 年，盛
农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定胜受政策鼓励，想
流转土地种水稻。为了找到理想的农田，他没少花
心思，可连看了几个乡镇都不太中意。到了塘南镇，
地势平坦、灌溉方便的圩田终于让他眼前一亮：“当
时这里田埂乱，田块又小，不过我有信心，如果把田
埂推平再一整理，就是难得的一块好田。”

可是问题来了，这7200亩田涉及到8个村，一下
子都流转过来，还要推掉田埂，能行吗？

当时负责接待夏定胜的，是塘南农业服务中心主
任童扬元。在塘南镇干了30多年三农工作，童扬元没
少为这片圩田操心：“田虽然比较平，但是有让人头疼
的‘三大难’。”一是排水难，田块密集，排水沟不足，一
遇暴雨、连雨，低洼田块总是被淹。二是交通难，田埂
交错，从空中看像蜘蛛网，不适宜农机作业，农资运输
也不畅通。三是管理难，村民不仅常因农忙用水、排
水等问题产生纠纷，还有农户为扩大自家耕地面积，
在田埂这边铲几锹，相邻农户不示弱，在田埂那边又
铲几锹，结果田埂越来越窄，矛盾却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他见到了夏定胜：“虽然还不清楚作
用能有多大，但我知道集中流转是大方向，一定要抓
住这个机会。”所以对夏定胜的担心，他全力帮助协
调解决，包括去涉及的村里做工作。

塘南镇兴永村就是8个村中的一个，在这片圩田内
有900多亩地。村支书庄明荣当时是村里的文书：“我
们还不知道集体流转是怎么回事，镇里的干部就来给我
们讲，讲明白了，再给村里人开会。”果不其然，会上发生
了争论：“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好事，因为村里种地的人少
了，很多地块闲下来，不如流转出去，还有流转费拿。但
也有人担心企业不能按时给钱，农民会吃亏。”

村里把这种顾虑反映到了镇里。镇干部提出了
一个办法，为确保农民不受损失，可以由镇里作担
保，这样才顺利签订了流转合同。

流转后，经过“小田变大田”“差田变良田”改造，
土地流转价格由每亩 320元提高到 645元，村民不仅
流转收入增加，还有了新的务工机会。兴永村 50多
岁的老铁匠张家高，如今在盛农公司修理农机，每月
工资有五六千元。和他一样在这里打工的村民还有
100多人，人均月收入三四千元。

夏定胜也很满意。经过田块拆零并整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800多块田变成了43块，有效耕作面积增加了
350亩。“我们现在种的是‘南粳46’水稻，生育期长，口
感也更好。”他轻轻一捏稻穗说，“今年灌浆不错。”通过
这几年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和耕地质量，现在水稻亩均化
肥用量减少约12%、增产约5%，每亩节本增效300多元，
他还在马鞍山市开了5家农产品直营店。

小田为什么可以变大田？三个人的故事看似偶
然，实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以夏定胜为代表的
新型经营主体，有规模生产的需求；以童扬元为代表
的乡镇干部，希望通过小田改造，提升土地效益和工
作效率；而以庄明荣为代表的村集体，有盘活土地资
源、增加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三方诉求相通，就成
了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改革动力。

“目前马鞍山市土地流转率达62%。这与政策鼓
励有关，但主要是由生产力决定。”马鞍山市“农田四
变”专班负责人李淼介绍。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包产
到组”“包产到户”，从1978年到1986年，全市的粮食产
量增加了近200%。而如今，面对农业机械化率和亩均
产出不高、人力资源紧张等突出问题，马鞍山市委、市
政府在总结全市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将“农田四变”作
为农村集成改革的切入点，带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房集聚、村镇提升，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来
提高生产力，实现耕地增加、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集体
经济增强。

一份特殊的转包方案

九月，南方高温刚过。走进当涂县绿梅水稻种
植家庭农场，1300多亩水稻成方连片，长势喜人。“高
温干旱对这里影响不大。”农场负责人程黎刚道出背
后的秘诀，通过“小田变大田”“差田变良田”，这片耕
地不仅防灾减灾能力大大增强，还实现了种管收全
程机械化、智能化，亩均效益提升400元。

“去年全省油菜单产的第一和第二名都在我这
里。”程黎刚自豪地说，这里是国家油菜产业绿色革命

科技攻关示范基地。“专家们选这块地做试验田，主要
因为田块平整、长宽规矩，油菜机收能减损70%左右。”

“过去田块细碎的时候也用农机，但一遇到田埂
就得转弯，机损率高、效率低，大型农机都用不了。”
程黎刚回忆道，“这 1300 多亩地，现在 3 台收割机 10
天就能收完，过去至少得多用一台，再加上请机手的
费用，这一项每天就得多花四五百元。”

客观来看，细碎耕地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需要。而且小田块灌溉效率低、电费高，
有些农户还在田里走电线，不安全，也不利于植保飞
防。但一到了具体操作，问题却复杂得多。

“我们一提要推掉田埂集中流转，村民就说难度
很大，实施不了。”改革之初碰的“钉子”，博望区农业
农村水利局农业服务站站长陈财宗还记得清清楚
楚。“村里人提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有人怕推掉
田埂，分不清哪块田是谁家的；有人怕将来恢复时，
自家田块面积会减少；有人担心流转后，流转费拿不
到手；有人担心土地集中流转后，过去自给自足种菜
的地方就没有了；还有的种粮大户不愿意流转，就是
想自己种地。”

有顾虑的农民看似只有几户，但要把“小田变大
田”的好事办好，就要做到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解决
好他们的顾虑。首先让局面“破冰”的，是一张土地
确权图、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登记
颁证后，哪家田有多大面积、四至在哪，都清清楚
楚。村民说，有了这个红本本，再也不用担心了。”拿
出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博望区博望镇新
陇村村支书邓成凤向记者展示着。

而为了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经济效益不受损
失，马鞍山市首先选择基层党组织强有力的村集体
进行试点。试点村不仅多次召开村党员代表会、村

“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村干部与村里党员还挨
家挨户上门，给村民解释土地确权承包政策。

“但有些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就得想一些灵活的
办法。”邓成凤说，新陇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020年，为实施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新陇
村“两委”找回了5名在外做生意的本村人，加上3位
村里能人，组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筹备理事会。理事
会一合计，建设美丽乡村，先得有产业，村里有种水
稻的传统，水系发达，离县区和市区都很近，有条件
开展三产融合。于是理事会牵头成立了安徽金谷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由成员之一的张德润担任。

愿望很美好，但全村 1200亩田分为 400多块，散
落在各家各户手中，流转能否破题，关系着愿望能否

落地。
事情起初很顺利。因为博望区小工厂多，不少

农民都已进城务工，手头的几亩地也都零散分包给
一些大户。如今村集体流转，不仅价格更高，也更可
靠，大部分人都愿意，但这不包括种粮大户王以刚。

“打工受不了那份约束，还是自己种地好，一辈
子就干了这一个营生。”烈日炎炎，王以刚还在地头
打草。皮肤黝黑发亮，精瘦结实，让人几乎看不出他
已经 56岁了。村里要流转土地时，王以刚手头有从
30多户亲戚手里流转的 100多亩地，一听说这事，他
扭头就进了屋，把手拿流转合同的村干部撂在了门
外：“地都流转给他了，我种啥？”

除了王以刚，村里也有一些农户希望留几亩菜
地，种些菜自家吃。于是村干部和金谷农业商议，想
出一个办法——将全村耕地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保
留农民的小菜地，满足自吃自用需求，然后由金谷农
业统一流转 1000 亩耕地，最后从中再转包 140 亩给
王以刚，由其自主生产经营。

这份特殊的转包方案打动了王以刚，他终于在
流转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包的这片地比原来还好，
成片，周边还能养鸡养鹅养羊。”

“农村情况复杂，农民诉求多样，我们不能为了
推动工作而强行压倒不同声音，而是要因村制宜、因
人制宜。”博望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高强感慨。

不止在这一个村，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办
工作人员刘益同告诉记者，从全市层面来看，在制定
政策时，也突出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体现了灵活性。
有的村庄在统一流转之外允许有“插花地”、留出了

“机动田”，给那些眷恋土地、有种植需要的农民留了
一个出口。多方施策之下，农民的顾虑解决了，权益
保障了，收入也增加了。

1000元和28331元

耕地的账看似简单。2019 年以来，马鞍山市建
成“小田变大田”12.44万亩，田块由 9.57万块减少到
2.93万块，有效耕种面积增加约3700亩，机械化率由
77.7%提高到 83.6%。全市冬闲田总面积约 47 万亩，
计划今年通过“闲田变忙田”，复耕复种21.2万亩。

耕地的账又很复杂。“农田四变”的每一变，马鞍
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鹏心里都有几笔账。比如

“小田变大田”，马鞍山地形多样，所以不宜盲目追求
面积，集中连片 100亩就可算作大田；水平面落差 80

公分以上的，不适合进行“小田变大田”，因为不仅得
不偿失，还可能破坏耕作层。还有“闲田变忙田”，马
鞍山的冬闲田分丘陵岗地和低洼圩田，经过成本收
益测算，对平原地区的冬闲田，可以尽快复耕，对丘
陵地区的冬闲地，应根据立地条件，发展粮食、蔬菜
瓜果、优质牧草等生产，对确不适宜耕种的，可以按
政策规定和规划要求用于设施农业用地等。

而把账算好，最重要的是看到耕地背后的人，算
好农民的效益账。

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因素，马鞍山市水产养殖
业发展得很好，也导致了一些耕地流向养殖坑塘。
从技术上看，“蟹田变稻田”很简单。“蟹塘一般就几
十公分，没有破坏耕作层。”站在一处蟹塘边，当涂县
护河镇青山村村支书薛玉平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
上，比划着深度，“直接把挖塘的土推回去，稍一平整
就能种稻，地还比较肥。”

技术上好操作，但相较于“小田变大田”，“蟹田
变稻田”的阻力更大。因为通常来说，养蟹的收益在
每年每亩3000元至8000元之间，最高可达1万元，远
高于种稻收益。算好耕地账和农民的收益账，尤其
需要细致准确。

“养蟹管理水平不同，效益差距很大。”薛玉平带
记者来到一片蟹塘复垦的稻田，介绍道。2017年，村
里把200亩坑塘流转给一位外村大户养螃蟹，但因为
管理不善、经验不足，这片坑塘几乎没什么收益，大
户本人也萌生退意。于是 2019 年，经过镇村干部的
沟通，结合市场化补偿手段，大户主动退出坑塘养
殖。村里对地块进行复垦后，又流转给一位种粮大
户，预计今年水稻亩产能达到五六百公斤。

这正是马鞍山在推进“蟹田变稻田”过程中探索
出的一种方式——算准成本收益账，有序推动低效
养殖退出。通过精细测算，马鞍山确定了“1000 元”
这条基准线，即亩均效益低于 1000 元的，改种水稻
后，经营主体反而能增效。

“按市里的要求，当涂对所有坑塘进行了摸排。”当
涂县委书记阙方俊介绍。目前全县亩均效益不足1000
元的坑塘有10260亩，在承包户有退出意愿的前提下，
稳步推进有序复耕，目前已有6100亩退出低效养殖。

而对一些养蟹有效益、但效益不高的大户来说，
第二种方式更为划算。即将蟹田改为稻虾连作，或
将稻鱼共生引入稻虾连作，这样不仅能再种一季稻，
还可以“一地两收”“一地三收”。

水产养殖大户、雨顺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于银生就是其中之一。2019 年，因为螃蟹行情下

行，他将自己的800多亩蟹田改为稻虾连作。“今年小
龙虾行情非常好，8月底每斤能卖到 92元，价格翻了
两三倍。”现在虽然多了一季劳作，但效益也明显增
加，实现了“一亩田、千斤稻、万元钱”。

除了效益账、技术账，还有时间账。“养螃蟹一般
要用一年时间，今年我们新引进‘六月黄’小螃蟹品
种，六七月就能收，收完还能种一季稻。”当涂县副县
长孙发根介绍。今年“六月黄”上市后很受欢迎，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虽然找回耕地的任务很重，但我们不搞‘一刀
切’。”阙方俊举了个例子，有“中华蟹苗第一村”之称
的当涂县乌溪镇七房村，几乎提供了江浙沪70%的蟹
苗。“蟹产业是村庄发展的支柱产业，绝不能垮。”

因为算准了农民的收益账，马鞍山市在推动耕
地增加、粮食增产的同时，保证了农民增收，实现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去年
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331 元，同比增长
11.5%，收入水平和增幅均位居安徽省首位。

一个村和一个人

通过盘活“田”这个要素，究竟能引发怎样的变
化？在马鞍山，记者从一个村庄、一位“90后”农民身
上看到了答案。

“你别嫌我声音大，村里这么多人，嗓门不大不
行。”博望区博望镇滨湖村村支书章遵楠快人快语。
滨湖村确实是个大村，人口多，全村 3036户，耕地面
积大，共有 10805.17 亩。但滨湖村也曾是出了名的
穷村，一无优质特色农产品，二无发展工业的基础。
章遵楠至今还记得过去村集体没有一分钱，只能靠

“政府发钱、到处化缘”的窘境。
自从2013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以来，章遵楠一直

在琢磨怎样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几番思
量，他想到了村里的耕地——“靠田吃田，坐土生金！”

有了思路，章遵楠注意到了马鞍山农村产权交
易信息服务平台。“可不可以由村里把耕地集中流转
整理，在平台挂网招标？”

于是 2019 年，滨湖村向市里申报了高标准农田
项目。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每年每亩 400 元的价
格，流转 700多亩低效田块，统一进行“小田变大田”

“差田变良田”改造。随后通过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
台发布耕地发包消息，经过竞价，最终以每年每亩
718元的价格成交。每亩318元的溢价由村民和村集
体按70%和30%的比例进行分成，村集体的收入主要
用于农田基础设施的维护，由此也避免了“有人建、
没人管”的问题。

尝到甜头后，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滨湖村连续
采用村集体“统一流转、集中建设、挂网发包”的经营
模式，对村民实行“保底+分红”，不仅村民收入提高，
村集体经济实现扭亏为盈，耕地质量也明显提升，实
现了“三赢”。

“现在不少村民主动来找我，问自家的地什么时
候能统一流转。”村民的反馈让章遵楠也越干越有劲
头。2021年，滨湖村集体收入达 72万元，广场硬化、
沟塘清淤、公厕改造等陆续启动，村里硬件设施明显
改善，村民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谈及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初衷，马鞍山市
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科科长俞卉蓉说：“我们在调
研中发现，同样的耕地，不同村庄流转价格差别很
大。价格低的村庄，主要是因为消息封闭，流转渠道
不畅。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全市范围的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不仅能规范交易行为，还能带动土地增值。”

靠田吃田，坐土生金。既要有“农田四变”等政策
引导，也得用好市场的方式，激活农村土地的价值。

而对“90 后”青年农民盛后根来说，“农田四变”
则让他的人生选择更有底气。

盛后根是护河镇青山村人，中专毕业后，父母本
想让他学门手艺跳出“农门”，但他偏要回村，流转几百
亩地，办起了家庭农场。“年轻人头脑灵活，种田不再是
老把式。”盛后根的能力不仅赢得同行的肯定，也让他
将土地流转面积扩大到1100多亩，如今不仅买了车，
还在县城买了房。说着，他笑了起来：“父母现在都支
持我种地，这些事都听我的。”

“市里出了‘农田四变二十条’，扶持政策力度更
大了！下一步，我还想找个场地，搞烘干和加工，用
好支持政策，扩大家庭农场的规模和收益。”对未来，
盛后根有自己的规划。而他所说的“农田四变二十
条”，是马鞍山市针对实施“农田四变”和支持“多种
粮、种好粮”，今年专门出台的扶持政策。

后记

当前，全国人均耕地 1.36 亩。从一村、一县、一
市到全国，从水乡到旱区，从丘陵到平原，关于耕地
细碎化的改革都在推进，“小田变大田”也非马鞍山
独有。“农田四变”改革为什么值得探访？

一是因其“非典型”性。马鞍山的地形条件比不
上东北平原，财政支持力度与江浙沪比也并不拔尖，
看似是个并不典型的改革故事。但正因“非典型”，
这场改革走过的路、闯过的关、解过的题，对于其他
地区也更具借鉴意义。

二是因其系统性。马鞍山的这场改革实践，自
2019年机构改革后就已全面启动。今年在实践基础
上拓展延伸，将“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蟹田变
稻田”等工作统筹纳入“小田变大田”主线，形成了更
为系统的“农田四变”改革路径，精准切中了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变革和组织化创新的发展趋势。

三是因其有耐心。农村改革越是深化，越会遇
到两难多难问题，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农民权益，越
是可贵。在处理复杂的改革问题时，马鞍山没有因
为力度而牺牲温度，确保了农民、村集体、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共享共赢。不同地区解决耕地细碎化问
题，不一定非要“齐步走”，不妨通过实践找到改革的

“最优解”，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利益。
“农田四变”源于实践，最终还要指导实践、推进

实践，在实践中受到检验。这场改革还将继续，新的
故事令人期待。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马鞍山地处长江
丘陵地带，耕地细碎，
平均地块面积仅有1.3
亩。从“小田变大田”
的探索实践，到“小田
变大田”“闲田变忙
田”“差田变良田”“蟹
田变稻田”的系统创
新，一场围绕“田”的
改革正在落地、生根、
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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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变大田”后的水稻收割现场。

“蟹田变稻田”成果图。

“小田变大田”后的机插秧现场。


